
InJAE 3.1 © NTAEC 2005 25

有關情緒與情感的腦科新研究：

對音樂教育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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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b-reimer@northwestern.edu

本文是針對音樂及音樂教育，不過，經過適度調整後，也可適用於任何領域

的藝術及藝術教育。希望音樂教育界以外的讀者，能夠自行調整文中內容，

使之發揮最大的應用。因此，本文最後一句話可以看做是「我認為，生物學

與我們對藝術教育的熱愛，兩者很可能是可以融會貫通的。」

Know then thyself, presume not God to scan;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

反求諸己，莫責怪上帝；要瞭解人類，尚須以人為本。

英國詩人 Alexander Po p e（1 6 88- 1 7 4 4）這兩行詩句，反映出歷史上關於人

的觀念、關於如何瞭解人類，所出現的一大轉變。Pope 所處的時代，後世

稱為「啟蒙時代」，崇尚理性，認為唯有透過理性，才能探尋人之所以為人

的奧祕。當代形形色色的科學，都是啟蒙時代的產物，Pope 之言即宣示科

學之誕生。

如果遵循古希臘戴爾菲神殿的神諭，希望「瞭解自己」，Pope 之言就在

耳邊響起，我們必須知道該從何著手才能達成這個目標。要研究我們本身，

深入探討人的本質，需要先有這種心態，同時也必須要有一套適當的探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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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科學兼具這兩項條件，可以瞭解人的本質，也提供必要的研究工具。我

們每一個人，對世界或人的定位或許各有不同看法，但都同樣深受科學革命

的影響。

這個科學革命遍及人類知識領域的每一個角落，包括我們對人類以外之

宇宙的瞭解，從最根本的前提來探討最大的挑戰：我們就是我們既有的現

狀，就是當下的所思、所行，當下的現實，藉由我們的大腦而具體運作。在

這個前提下，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不論是身體、心理、情緒、道德、精神甚

至音樂各方面，都是取決於大腦在特定環境中的活動。Pope 或許會說，要

適當研究人類，最終就是要研究大腦，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極基礎。

人類的腦無比驚人，以下試舉出一些相關數字：

人腦估計有1 0 0 0億個神經元⋯⋯每個神經元平均有1萬個連結與
其他神經元直接相連。因此，所有神經元的連結可能高達1 0 0 0
萬億個，形成世界上最複雜的結構，遠超過自然界或人為製造
的任何事物。神經元相接處稱為突觸，這些交錯連結的突觸有
如蛛網一般，所以只要啟動一個神經元，平均會影響1萬個神經
元。神經元相互啟動的可能模式幾乎是無窮無盡，估計應有1 0
的1 0 0萬次方。腦所能夠因應的活動，數目顯然極其龐大，而腦
多半時候能夠那麼有條理、發揮正常功能，實在是了不起！
（Siegel, 1999）

把腦想做一部超級大電腦，擠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這種「機械化」的

比喻，想必會讓人有點不自在，彷彿有感知的「我們」不見了，只剩下一個

個機器人，盲目地隨著腦的衝動而反應。這種論點似乎忽略了人的意識，意

識是我們能夠「思考」的根本條件，它本身完全只是腦的功能嗎？人的一生

中每一刻的感受，造就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無數感受，是否可以化約為頭

蓋骨裡面神經元的相互刺激，指揮著我們的身體？我們各種不同的意識狀態

與反應，是否只是機械式的功能？

這一類的問題，是腦科研究的重大挑戰。關於腦部的不同結構與功能，

近年來已有重大的進步，過去十多年的成果，無疑超過之前的十多個世紀。

不過，我們仍然未能充分瞭解這些構造與功能，與真實的生活經驗、與我們

的意識有何關聯。科學家已經著手研究這個問題，比過去的研究都更深入徹

底，希望揭開「意識」之謎。當然，腦科研究與意識研究之間的落差，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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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消除，還有漫長的路要走，甚至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

音樂和教育兩個領域，都著重整體的心智功能，所以我們何必那麼關心

腦科研究目前的進展？畢竟，自然科學（包括腦科學）傳統上都是不斷分解

成更小的部分，逐一分析，而音樂教育卻完全不是這樣，截至目前，腦科研

究對我們往往只有學術上的價值，或甚至完全不相關。John Flohr 與 D o n

H o d g e s介紹音樂與神經科學時說得很好：「要把神經科學直接應用於音樂

教育，目前仍然問題重重」（Flohr & Hodges, 2002）。例如，知道腦的什麼

部分，會由音樂活動所啟動，也許有點意思，但這個知識本身對於音樂教育

並不會造成什麼改變，也沒有任何幫助。腦科研究所專注的運作，既遠遠低

於意識層級，對我們來說是否太過細微，不會有任何實用價值？甚至可能對

我們造成威脅，將我們的價值簡化為無足輕重？

曾贏得普立茲獎的科學家及作家 Edward O. Wilson，則認為我們應該關

心腦科學的一切研究，更必須關心，他的理由是：

簡化是科學分析中傳統的工具，但卻令人恐懼、令人不滿。如
果人類行為能夠化約為只受生物定律控制，那麼人類可能就沒
有那麼獨特，也會失去「人性」了。科學家與人文學者，想必
都不願走到這一步，更遑論放棄本身的任何領域。但是這個概
念，也就是將簡化法等同於減值的哲學，卻是完全錯誤的⋯
⋯。生物學是人類本質的關鍵，社會科學家絕不能忽略生物學
愈來愈密切的原則。但是社會科學可能的內容，更要充實得
多，最終社會科學會吸收生物學的相關概念，進而超越生物學
（Wilson, 1978, 14）。

我只補充一點：人文研究也跟社會科學一樣重要。我本人也從事人文研

究，所以我最關切的是人類經驗的品質與廣度，尤其是在意義、成就、喜

悅、精神這些層次。我發現自己對腦科研究深感興趣，原因是這些研究，即

使只看到最小、最根本的層級，其結果仍然透露出一些跡象，似乎可以說明

我們如何從生物性的有機體，透過身體結構而發揮這些經驗品質。瞭解腦科

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否有助於提升我們的個人生活與專業生涯，使之更豐富

深刻？是否有助於幫助他人從音樂中獲致更高的價值？腦科研究若能與這些

議題結合起來，那麼我們就真的可能如 Wilson 所說，超越腦科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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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的專業是哲學而非腦科研究，但因為 Wilson 對社會科學與人文

研究的挑戰，我還是大膽討論這個議題。我相信他說的沒錯，自然科學與人

文研究應該相輔相成，而非對立，兩者都各有獨特的貢獻，不必「整合」。

Wilson 在《融會貫通：知識之整體》一書中所謂的「融會貫通」，也就是這

個意思，而不是教育界經常提到的「整合」（Wilson, 199 8）。根據這個精

神，我從哲學家的角度，提出我對腦科研究的看法，希望從腦科研究中瞭解

人類的意義從何而來。

我認為，當代的腦科研究，絕大部分都是大雜燴，大膽、混淆、敏銳、

聰明、勇敢、容易誤解，我們看到太多研究者想把科學普及、推廣宣傳，提

出太多沒有根據、不實誤導的意見，令人慚愧。對於這些研究，我的立場多

半是「我們目前還不能說⋯⋯」，或是「有可能⋯⋯」，而非「現在已經確定

⋯⋯。」不過，儘管腦科研究領域中有些人別有所圖，不當運用腦科研究，

我還是相信我們已經可以開始從最新的研究發現中，推論出初步的影響，找

出與我們的價值觀相關聯之處，甚至能夠澄清我們的價值觀。首先我要提出

腦科研究的一些影響，然後再強調我主要的重點，也就是與情緒和情感有關

的部分。

第一個影響是，腦生理學雖然顯示出一個整體的結構，其中特定區域似

乎主宰著某些心理與生理功能，但個別差異仍然非常大。每個人的腦各不相

同，例如神經元連結的效率、特定網絡中的神經元數目、神經元連結時所消

耗的能量、實驗刺激對神經元活動的影響、神經元網絡中是否容易形成模

式、記憶與回想的能力及範圍、腦部發展成熟的各個層面（不是整個腦部，

而是每一個特定功能模式）、感官訊號傳送至腦部的效率及敏銳程度、不同

的注意力模式如何傳達環境資料至腦部，以及養分品質的差異、學習機會多

寡等等。每個人腦部運作的獨特差異，還有太多的例子，以上提到的已可看

到腦部的個別差異有多麼大，就像每個人的臉孔雖然都有共同的器官，但長

相卻各不相同，即使是同卵雙胞胎，他們的面貌和腦部構造，仍然有明顯的

差別。

除了腦部本身的差異之外，我還要提出一點，就是不同的生活經驗，極

可能造成腦部不同的發展，任何的生活經驗都可能產生影響，任何經驗都會

經過腦部的處理，成為每個人特有的差異。腦與經歷這些經驗的個人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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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的，而是外在與內在之間不可或缺的媒介。

例如在音樂經驗中，有兩個最根本的過程，首先是對樂音的立即反應，

這是非語言的反應，不論是創造樂音，或對樂音有所反應，都是全神貫注。

這種「音樂思考」我稱之為「內在認知」、「知道怎麼做」，或是「音樂感知

建構」，Bruce Torff 與 Howard Gardner 則稱之為接觸音樂的「經驗」層面

（1999）。

第二個過程與第一個過程密切相關，但並非完全相同，而是有賴於符號

系統，例如語言文字、記號、分析圖表等等。這些層面我稱之為「知道其相

關」、「知道為什麼」，Torf f 和 Gardner 則稱為「音樂處理的概念層面」。經

驗與概念兩個層面都是認知活動，也就是說兩者都經過腦的處理，方式各有

不同，但彼此之間又有複雜的互動；兩者都會創造有意識、有意義的經歷，

我們稱之為「音樂經驗」。

有一點很重要，經驗層面與概念層面各有不同的強調重點，這是因為我

們接觸音樂的方式形形色色，對腦部發展的影響也就各不相同。例如腦科研

究已有相當把握可以說新手與專家，腦部的啟動並不相同，不只是音樂，可

能人類的任何行為都是如此。例如，羅馬Santa Lucia基金會神經研究中心的

一項研究，發現專業的酒侍，其腦部啟動模式明顯不同於飲酒新手。雖然專

家和新手都會啟動腦部的主要與次要味覺區，但是只有專家會啟動有關記憶

編碼和情緒反應的區域，以及前皮質區主管語言與認知能力的區域

（Gaffney, 2003）。

在音樂專家（也就是專業音樂家）當中，腦科研究顯示其概念層面遠比

新手佔優勢。這一點我們毫不意外，因為新手雖然常常很喜歡音樂、重視音

樂，但一般並不會把音樂經驗帶到專業人士必須達到的概念認知，也不具備

足夠的肢體技巧以達到專業的演出水準。

對於音樂教育非常關鍵的一點是所有的音樂活動，不論是新手或專家、

不論從幼兒到資深人士，左腦右腦都會啟動，也都涉及腦皮層的活動和記憶

回想機制。然而，啟動模式卻有相當的差異，注意力的重點、學習每個音樂

角色時不同的策略及方法等，都會有所不同。每個角色可能需要非常分散的

腦部活動，但與其他角色不會完全相同，從唱歌、演奏、即興表演、作曲、

編曲、聆聽、分析、描述、評量，到理解音樂與其他學科的關聯、與歷史文

化的關聯，皆是如此。（這些是美國《國家內容標準》中關於音樂教育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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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角色。）每個音樂角色的個別差異，或許來自腦部功能的兩個層面，首

先，每個角色都需要用到不同的腦部區域，因為各個角色需要特定的一組區

別能力，涉及特定的腦部／身體組合。其次，腦部必須將這些與特定角色相

關的各個區別，以特定的方式連結起來，正如 Don Hodges (2000) 所說，音

樂處理涉及整個腦部執行特定功能的各個神經模組，每個模組根據不同的工

作要求而運作。對於特定工作的要求（我稱為角色要求），腦的反應是學習

而來，並非天生的。特定的角色（可以說是「外在」），會告訴腦部要配合它

的需求，而「內在」則回應各個角色的要求，同時也回應各個角色所需的教

導過程。

所以，「音樂」這個現象顯然並非只涉及單一的一組腦部／身體啟動，

而是有許多不同的啟動組合，形成對音樂不同的互動，每一種互動都需要腦

部的支持，也會告訴腦部應該如何配合。研究指出，這些音樂互動模式（或

稱為音樂角色）還包括各角色是否屬於專業水準。更加複雜的是，在每一個

角色當中，每個人也會因本身的興趣高低不同，而發展出獨特的腦部／身體

啟動模式。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若將「音樂」歸類為單一的活動，只涉及單一的腦

部運作，其實是太過簡化的想法。我要指出，Howard Gardner 的多元智能

理論，就很容易導致這種簡化的想法，忽略了不同的音樂角色之間重大的差

別，以及各個角色都涉及不同的腦部／身體運作。將音樂經驗過度簡化的想

法，在音樂教育理念、音樂課程、教學實務、評量與研究當中，恐怕也非常

普遍。隨著科學家愈來愈瞭解音樂角色的差異，以及相關的腦部活動差異，

也就有相當的科學證據，顯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的許多做法。這些新發

現，也呼應著最近的哲學觀點，也就是我們並沒有體認到我們的音樂教育其

實非常一致、沒有變化，我們提供給學生的機會也就有限。學生全體代表著

腦部在音樂方面的一切發展潛能、興趣及價值，是人文與科學令人驚異的匯

集，或說是融會貫通，兩者相輔相成，會讓我們更能掌握音樂教育應該是什

麼樣子。

這方面的瞭解，最近又因為新的發現而更上層樓，進一步揭開腦部功能

／價值導向之間的互補關聯，而且重要性可能空前。我指的是 A n t o n i o

Damasio 最近的三本著作：《笛卡兒之誤謬：情緒、理性與人腦》（1994）、

《對事件的情感：意識建構中的身體與情緒》（1 9 9 9），以及《尋找史賓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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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喜悅、悲傷與腦的感受》（2 0 0 3）。有關於情緒與情感、以及意識與認知

之間的關聯，Damasio 的研究，或任何一位學者的研究，當然都無法涵蓋所

有的最新發展，所以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只有 Damasio 的貢獻值得重視或有

用，目前的任何一項研究，要想揭開腦部／情緒之間的神祕關聯，都還言之

過早，各家理論也無法整合為一個權威的解釋。所以我們必須謹慎，大膽的

研究值得我們重視，但不應該太早下斷語。

不過我還是要特別提到 Damasio 的研究，因為他的解釋充分符合長久

以來影響音樂教育的哲學理念，而且提出了實證資料。過去只憑直覺的許多

信念，如今得到了科學的證實。科學與哲學融會貫通，如此突然又如此有

力，證明我們的信念與實務能夠成立，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發展，即使不是

全盤接受，至少也應該仔細檢視。

可惜，這樣的檢視需要涉及腦科研究中極其困難的一個議題，也就是腦

在情緒方面的作用。其他的腦部功能與生理研究，多半可以找出感官經驗的

證據，或可以定義的智力運作，但情緒卻是典型的「本質上備受爭議的概

念」，有史以來一直無法達成一致的定義。情緒源自腦部，是早已公認的觀

念，古希臘名醫 H i p p o c r a t e s（西元前4 6 0 - 3 7 7）說：「我們的愉悅、喜悅、

笑聲，我們的悲傷、痛苦，完全都是來自腦部。」今天的科學家都接受這個

古老的直覺觀念，然而情緒理論專家 Paul Ekman 與 Richard Davidson 指

出：「雖然人人都同意我們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但是現有資料中有多少可以

採信，哪一類的資料最有助於瞭解情緒，大家卻沒有共識」（1994, 47）。

我認為 Damasio 的資料及所代表的意義，確實有助於增加我們的瞭

解，而且與音樂的價值直接相關。這裡我只能概略介紹他的研究成果，以及

對音樂教育這個專業的信念與實務，可能帶來什麼影響。讀者有興趣可以找

他的書來看，你會發現他文筆平易近人，充滿了人道精神。

Damasio 認為歷史上重理性、輕情緒的趨勢，忽略情緒與身體的密切關

聯，導致我們對人的心智有所誤解，也對人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他指出

情緒是情感的根源與基礎，情感則將情緒帶到另一個層次；情緒本身不足以

說明人的特性，很多動物可能也都有情緒，但是從情緒所進而產生的情感，

才是人之有別於萬物的特點。情感將情緒帶到有意識的層次，知道自己感受

到了什麼。雖然情緒會啟動腦部，引發身體狀態一連串的改變，但是要感受

到這些改變—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一連串相關、複雜的腦部／身體事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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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腦部及身體的運作之外，還需要加上與這些運作相關的一個意象。

Damasio 認為這樣一個意象可能是「一張臉孔的視覺意象，或一首曲子的聽

覺意象」（1994, 145）。他說，這種內在與外在、腦部／身體啟動與環境事件

的交會，一旦達到自覺的程度、察覺到其間關聯的時候，就稱為「意識」。

有意識就是透過腦部、身體、環境條件，察覺到自己正在經歷、體驗的事

物，而且知道自己有所自覺。情感正是這種轉變得以發生的連結機制，從內

在與外在的經歷，轉變為能夠知覺到自己的經歷。Damasio 表示：「情感正

是狀態與自知之間的分界線，因此跟意識有獨特的關聯」（1999, 43）。

Damasio 的著作雖然說明得非常詳盡，《對事件的情感》尤其精彩（如

果你只能看他一本書，就該先看這一本），但還是未能完全說清楚意識如何

發生，以及意識的發生過程中，情感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之所以說不清楚，

一大原因是我們的語言並不足以將這個現象的細節特性概念化，或許永遠也

不會出現能夠適用的語言，因為「語言」無法表達語言之外的事物和概念。

畢竟，我們的經驗並不是全部都能用語言準確呈現的，這一點教音樂或其他

藝術的人都非常清楚。我們當然會經歷到情感與意識，就像我們會體驗到音

樂，但是要將這些經驗「言傳」，有時卻會令人非常挫折，因為語言與感受

到的經驗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不過，Damasio 的一些研究發現，仍然澄清了音樂如何作用，我們又可

能如何提高音樂教學的成效。其中一個發現最為明確、最容易解釋，就是

「足以引發情緒的客體」這個概念。他說，情感的一個層面，在於它是位於

身體裡面，不論我們所接受到的刺激來自內在（例如覺得餓或覺得痛），或

是來自外在（例如聽音樂），腦部／身體都會有所反應，包括肌肉組織、心

跳、呼吸、血液化學、電脈衝等等。腦部控制著這一切，一旦神經系統達到

「臨界點」，整個過程就會進入情感的層次，也就是能夠察覺或意識到本身的

經歷。這個能力，從臨界點而產生意識（在我們的例子，就是意識到自己經

歷了我們所稱的「音樂」），是人類腦部／身體中天生就有、代代相傳的機

制，就連嬰兒也會對音樂有所反應、有所知覺。

這一點對我們非常重要。情感是知覺，就像視覺、聽覺、觸覺或味覺一

樣。我們知覺到身體外在的東西之後，情感就會結合外在事物所引發的知

覺，以及身體內在的腦部/身體反應。因此，情感雖然是內在的，卻與外在的

誘因密切相關。這個外在的影響，就是足以引發情緒的客體。Damasio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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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麗的海景，是足以引發情緒的客體」（2003, 91）。這樣的客體會觸發腦部

／身體各式各樣的反應，我們意識到這些反應，也就產生了情感。客體當然

不一定是海景，動人的音樂也能引發情緒。

再者，我們對客體的反應—對外界事件的反應—是動態、互動的。

腦部可以直接對知覺到的客體有所作用。⋯⋯就情感而言，客
體本身可能出現劇烈的改變⋯⋯。情感不是被動的知覺或瞬間
的一刻⋯⋯。身體會有動態的參與⋯⋯知覺也就進而產生動態
的變化，我們會經歷一連串的轉變，感覺到一種互動，一種
（外在與內在之間）相互的影響（2003, 91-92）。

這種相互影響，既改變腦部的運作，也改變了我們對客體或事件的知

覺。腦部改變是為適應當下的經驗，例如聽音樂，這樣的適應會烙印在腦部

生理與功能中，即使同一張唱片、同一首曲子，每一次聆聽的經驗也各不相

同，我們對音樂的知覺、感受也不同，因為這次聽的時候，腦部已經不同於

上次聽的時候，腦部改變了，我們也就跟著改變，我們的經驗也會跟著改

變。

這個觀點對音樂教育的意義，就是我們每一次提供音樂經驗給學生，都

會影響學生的腦部、身體與情感，也就是會永久改變他們的心智，如果教學

得當，這種改變可以循序漸進，帶來持續的進步。這樣的過程就稱為「學

習」，當然一生中所有的經驗都有助於我們的學習、成長和發展，因為腦部

具有無比的可塑性，能夠隨著生活經驗而改變調適。而音樂教育的功能，則

是在強化音樂上的學習，隨著音樂經驗更深入、更擴大，也就是提高音樂智

能，而引發腦部、身體、情感的改變。

在音樂當中，從哪裡可以找到這樣的能力，提供獨特、有意義的情感經

驗？畢竟這樣的經驗，在人類歷史上一向深受重視，許多人（包括我自己）

都認為這是音樂的根本價值，是其他音樂價值的基礎。

有一句話一語道出音樂的根本價值，也就是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能讓人經

歷到重要的情意經驗，這句話是 Damasio 在第二本著作《對事件的情感》

所說，簡潔扼要的釐清了數十年來，甚至數百年來有關音樂與情意的哲學思

辨，音樂又何以能夠引發強烈的情感。這句話指出音樂哲學家歷來的所有誤

失，也就是只從情緒的層次來解釋音樂的感動，而沒有看到情感的層次。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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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哲人爭辯什麼是「悲傷」的音樂，人不喜歡悲傷，又為什麼願意聽

這樣的音樂？這些相關的筆戰即使稱不上悲傷，讀了也會讓人心情沮喪。

Damasio 的一句話，讓我們跳出了這個音樂／哲學的黑洞。

悲傷是一種情緒。音樂當然可以反映悲傷或其他容易辨識的情緒，Pe t e r

Kivy 稱之為「普通的情緒」（1984, pasim）。同樣的，音樂也可以反映不同

的意象、故事或事件，這一類的描述並非音樂所長，但還是有這樣的作品。

不過這並不是音樂的主要功能，這一類的描述，還有其他各種的方式可以應

用，而且效果甚至更好。音樂最獨特的功能，在於為任何的描述賦予音樂

性。

怎麼做呢？就是以安排過的樂音來呈現事物。《悲傷圓舞曲》當然可以

稱為悲傷，就像《耶誕鐘聲》可以稱為快樂，但其「音樂」卻是呈現在一個

個聲音的關聯之中，進而讓人產生了悲傷或快樂的感受，或是行進到斷頭

台，或是四季變化，或是《阿帕拉契之春》，或是社會／政治／道德／宗教

宣示，這些都包含在活潑的音樂能量中，引發我們的意識。隨著作曲家、演

奏家、指揮、即興演奏、編曲家的安排，樂音種種複雜、具體、明確的細節

傳入我們耳中，經過腦部和身體的處理，成為有意識的情感。音樂經驗當中

的種種情感，很難形諸言詞，因為語言的描述功能無法掌握這種意識。

Martha Nussbaum 在她討論情緒的名著《思維之動亂》（2 0 0 1）一書中就

說，我們必須「體認到音樂結構無法轉譯為語言結構」（2 5 8 - 5 9），也就是在

我們的體驗層次所感受到的音樂，無法翻譯為語言。我們主動聆聽悲傷的音

樂，不是想要覺得悲傷，而是要超越悲傷，進一步領略音樂所帶來的情感，

讓我們能克制悲傷，更將悲傷轉化為音樂經驗、音樂意義。Nussbaum 進而

指出，「就語言的命題而言，音樂非常不明確，但這種不明確經常更能明確

的反映我們的內在」（2 6 9）。我認為這個現象不是「經常」，而是一向如此，

正如 Damasio 所說，「情感見證了內心深處的生命狀態，真是何等奇妙」

（2003, 140）。

這種明確具體，就是我們聽音樂時，在「對事件的情感」經驗中所感受

到、所珍惜的。Adam Zeman 在《意識》（2 0 0 2）一書中也提到相同的概

念，他引述 Langer 的話說：「感受永遠是一個有機體內的行動」，而藝術創

作以及對藝術的反應，他認為乃是「主動的過程，要耗費時間與力氣，是對

世界的費心探索中極其重要的一環」，這樣的探索是要「找出重要細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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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詮釋」（1 9 0 - 9 1）的過程。藝術家所處理的正是重要的細節，能夠引起我

們察覺，因其行動（也就是藝術成形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而產生情感。

隨著音樂展現，情感也一一展現，這樣的展現是經由有意識的經驗，而音樂

經驗可能是最強大、最具體的一種形式，遠超過其他任何的生活經驗，產生

人腦和身體最為深刻的意識知覺。這一類的經驗（音樂可能最具代表性）讓

我們能夠更透徹地「瞭解自己」，深入意識的核心，我認為歸根究柢，各種

形式的音樂經驗之所以滿足人心，具有這樣的精神意義，原因就在這裡。

從事音樂教育，就是在陶冶意識。我們所提供的經驗與學習，與意識的

本質直接相關，能夠引發情感。生而為人，都有悲傷、快樂，以及各種情

緒、文化、政治、倫理層面，音樂涵蓋這一切，透過每一首曲子的樂音變

化，將人生各層面昇華為情感。我想這正是音樂的獨特之處，能夠將意識無

限擴展，讓身心從聲音的經驗中得到更深、更廣、更複雜、更多變化的知

覺。

我們經歷的每一個音樂經驗，都會對我們造成改變，雖然音樂經驗發生

於當下，但同時也會持續在我們的腦中、在我們的身體。腦科研究顯示，人

會隨著經驗而改變，自我會隨著經驗增加而累積，否則我們何必學任何事

物？學習不就是為了超越學習經驗當時的自己？腦無比的彈性，讓我們不但

知道特定的音樂經驗或生活中其他的一切，更能發展、培養自我，每一個經

驗都為「我」之成形帶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們又回到學習，以及最主要的學習機制—也就是教育。腦科研究讓我

比過去更能瞭解我常聽、常說的一句話：「音樂教育是情感的教育」。從本

文所討論的一切來看，這句老生常談現在有了新的力量。情感教育是音樂獨

特的功能，在人類的所有經驗中最為直接、最為普遍。情感教育也是人性的

擴展，這麼說似乎太誇大，遠離了腦科研究的科學性，但是我認為，生物學

和我們對音樂教育的熱愛，兩者很可能是可以融會貫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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